
19941994 年的那场秋雨年的那场秋雨，，绵绵长长下了几绵绵长长下了几

天天。。父亲带着我从甘南卓尼出发父亲带着我从甘南卓尼出发，，乘坐一辆乘坐一辆

老旧的客车老旧的客车，，沿着几座大山曲曲折折的盘山沿着几座大山曲曲折折的盘山

公路公路，，颠簸了十四个小时颠簸了十四个小时，，在夜色朦胧里一在夜色朦胧里一

头扎进兰州头扎进兰州，，来到西北师大数学系就读来到西北师大数学系就读——

那是我的第一次出门远行那是我的第一次出门远行。。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往来于兰州和各县之间的往来于兰州和各县之间的

班车班车，，有些地方每天只发一班有些地方每天只发一班，，在时断时续在时断时续

的柏油路上摇摇晃晃地缓慢行进中的柏油路上摇摇晃晃地缓慢行进中，，足以足以

体 会 旅 途 的 漫 长 和 省 城 的 遥 远体 会 旅 途 的 漫 长 和 省 城 的 遥 远 。。 那 个 时那 个 时

候候，，西北师大每年只招收千把本科生西北师大每年只招收千把本科生、、数十数十

硕士生和三五博士生硕士生和三五博士生。。来送我上学的先父来送我上学的先父

刚逾不惑刚逾不惑，，父子俩在古朴典雅的校门下的父子俩在古朴典雅的校门下的

合影里合影里，，意气风发意气风发。。

自此而始自此而始，，转瞬卅载转瞬卅载，，来来往往的奔波来来往往的奔波

中中，，这座临水的城市和这所幽静的校园这座临水的城市和这所幽静的校园，，始始

终给我以包容终给我以包容、、滋养和无尽的馈赠滋养和无尽的馈赠。。回首回首

之间之间，，在自己的成长和老去里在自己的成长和老去里，，我亲历和见我亲历和见

证着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证着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从一个生硬撞从一个生硬撞

入的陌生来客入的陌生来客，，到慢慢熟络的城市主人到慢慢熟络的城市主人，，沐沐

浴一轮明月浴一轮明月，，管窥着这座城市隐藏的文化管窥着这座城市隐藏的文化

密码密码。。

在我粗浅的认知里在我粗浅的认知里，，历史纵深处的这座历史纵深处的这座

城市城市，，有着许多的鲜为人知有着许多的鲜为人知。。

这里有位居祖国陆域版图中央的地理这里有位居祖国陆域版图中央的地理

优势优势，，是内地通西域的第一门户丝路重镇金是内地通西域的第一门户丝路重镇金

城锁钥城锁钥，，是汇集了洮河巨大水系的黄河穿城是汇集了洮河巨大水系的黄河穿城

而过的唯一省会城市而过的唯一省会城市，，是曾经为新中国建设是曾经为新中国建设

做出巨大贡献的重工业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重工业城市，，是经久不衰的是经久不衰的

高发行量杂志高发行量杂志《《读者读者》》的诞生地……的诞生地……

在我粗浅的认知里在我粗浅的认知里，，时光精彩处的这座时光精彩处的这座

城市城市，，有着许多的璀璨无比有着许多的璀璨无比。。

作为秦始皇时代设县作为秦始皇时代设县、、汉武帝时代置汉武帝时代置

郡郡、、隋文帝时代首次设置隋文帝时代首次设置““兰州兰州””的地名肇的地名肇

始始，，黄河渡口上的金城或者兰州黄河渡口上的金城或者兰州，，不仅是古不仅是古

丝路上丝路上““联络四域联络四域、、襟带万里襟带万里””的交通枢纽的交通枢纽

和沟通中西的军事要塞和沟通中西的军事要塞，，更是联系起黄土更是联系起黄土

高原高原、、蒙古高原和雪域青藏的战略要冲蒙古高原和雪域青藏的战略要冲，，在在

漫长的历史烽烟中漫长的历史烽烟中，，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一直是多元一直是多元

文化交相辉映的门户文化交相辉映的门户。。从秦汉兴盛到魏晋从秦汉兴盛到魏晋

割据割据，，从隋唐复兴到宋元对抗从隋唐复兴到宋元对抗，，再到新中国再到新中国

恢宏壮丽的发展史恢宏壮丽的发展史，，这片土地始终呼应着这片土地始终呼应着

黄河不息的涛声黄河不息的涛声，，激荡着西部刚烈的朔风激荡着西部刚烈的朔风，，

以跌宕的历史和厚重的文脉涵育着独特的以跌宕的历史和厚重的文脉涵育着独特的

气质气质。。

在我粗浅的认知里在我粗浅的认知里，，传说萦绕着的这座传说萦绕着的这座

城市城市，，有着许多的文明璀璨有着许多的文明璀璨。。

““两山夹一河两山夹一河””的狭长土地的狭长土地，，那些来自远那些来自远

古的故事古的故事，，宛若流云宛若流云，，遮掩着这座边城的神遮掩着这座边城的神

秘面容秘面容。。源自敦厚大地的生物化石和精美源自敦厚大地的生物化石和精美

陶片陶片，，诠释着黄河流域和洮河流域的文明源诠释着黄河流域和洮河流域的文明源

头头；；锈迹斑斑的青铜器皿上古老而神秘的符锈迹斑斑的青铜器皿上古老而神秘的符

号号，，隐藏着耐人寻味的历史风烟隐藏着耐人寻味的历史风烟，，记录着这记录着这

条大河汹涌澎湃的铿锵往昔条大河汹涌澎湃的铿锵往昔。。走出街头巷走出街头巷

尾尾，，在更辽远的大地上在更辽远的大地上，，沐浴马衔山的细雨沐浴马衔山的细雨

和九州台的微风和九州台的微风，，尚能聆听到尚能聆听到““大禹登台大禹登台””的的

传说传说，，畅想畅想““九州形胜九州形胜””的壮阔的壮阔，，寻觅封狼居寻觅封狼居

胥的霍去病用铜鞭戳出的胥的霍去病用铜鞭戳出的““惠泉惠泉”“”“甘露泉甘露泉””

““掬月泉掬月泉”“”“摸子泉摸子泉”“”“蒙泉蒙泉””五眼泉水五眼泉水，，邂逅一邂逅一

次次路过兰州走向西域通达欧亚的一位位次次路过兰州走向西域通达欧亚的一位位

使臣使臣，，就能用心体味几千年陇原文明浸透的就能用心体味几千年陇原文明浸透的

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多元一体和相得益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多元一体和相得益

彰彰。。自然自然，，恰恰是这些云卷云舒的神话和天恰恰是这些云卷云舒的神话和天

马行空的传说马行空的传说，，细密地缝合着祖祖辈辈的情细密地缝合着祖祖辈辈的情

感诉求感诉求，，补充了庄严端正的历史补充了庄严端正的历史，，勾勒出了勾勒出了

文明璀璨的星空文明璀璨的星空，，开阔了后人不断演绎和无开阔了后人不断演绎和无

限创造的广阔天地限创造的广阔天地。。

当我们将仰望星空的双眸当我们将仰望星空的双眸，，投到脚下这投到脚下这

片土地的时候片土地的时候，，坐落在兰州的几十所高等院坐落在兰州的几十所高等院

校校，，就以各自迥异的学术气质就以各自迥异的学术气质，，支撑起这座支撑起这座

城市现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城市现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成为这座城市成为这座城市

一张张鲜亮的名片一张张鲜亮的名片，，成为皋兰山下成为皋兰山下、、黄河岸黄河岸

上的一颗颗明珠上的一颗颗明珠，，映照出兰州一张张古老而映照出兰州一张张古老而

青春的鲜朗面容青春的鲜朗面容。。

而如果你是一位心怀诗和远方的游子而如果你是一位心怀诗和远方的游子

或者过客或者过客，，回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回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就会看到就会看到，，

兰州兰州，，正在用独具一格的文学正在用独具一格的文学、、诗歌和音乐诗歌和音乐，，

让你在长河落日的余晖里让你在长河落日的余晖里，，仔细触摸内心深仔细触摸内心深

处那一缕久违的温暖和色彩处那一缕久违的温暖和色彩。。

散落在城市角角落落的作家和诗人们散落在城市角角落落的作家和诗人们，，

操着南腔和北调操着南腔和北调，，怀揣书卷和矜持相遇怀揣书卷和矜持相遇，，高高

谈阔论或者沉默不语谈阔论或者沉默不语，，深深拥抱或者四散离深深拥抱或者四散离

去去，，用一颗颗端正或者潦草的汉字用一颗颗端正或者潦草的汉字，，书写着书写着

大地和长空大地和长空，，记录着自己和周遭记录着自己和周遭，，不经意间不经意间，，

就和这座城市的历史融合在了一起就和这座城市的历史融合在了一起。。一曲一曲

异军突起的摇滚异军突起的摇滚，，几阙干脆清冽的民谣几阙干脆清冽的民谣，，就就

如突然打翻的那个杯盏如突然打翻的那个杯盏，，瞬间就能遭遇时光瞬间就能遭遇时光

的倒流的倒流，，偶遇曾经的自己偶遇曾经的自己。。

那一刻那一刻，，分明还是四季轮回的凌乱街分明还是四季轮回的凌乱街

口口，，还是温润人间的车水马龙还是温润人间的车水马龙，，唯有大河之唯有大河之

上半轮薄薄的月亮上半轮薄薄的月亮，，照见过往和故人照见过往和故人，，照着照着

来路和影子来路和影子，，也轻轻照进一首小诗的无限旖也轻轻照进一首小诗的无限旖

旎里旎里——

皋兰皋兰，，贺兰贺兰，，或者祁连或者祁连

都是山脉的名字都是山脉的名字

古老的语言早已消散在风烟中了古老的语言早已消散在风烟中了

留下五眼清泉的少年英雄也已远去留下五眼清泉的少年英雄也已远去

元代的白塔元代的白塔，，伫立在迎风的山头伫立在迎风的山头

俯瞰着世人的忙忙碌碌俯瞰着世人的忙忙碌碌

一只燕子飞过闹市里的白衣寺塔一只燕子飞过闹市里的白衣寺塔

金城锁钥金城锁钥，，四通八达四通八达

如果往时光的更隐秘处漫溯如果往时光的更隐秘处漫溯

甚至还能找到甚至还能找到——

禹王治水的传说禹王治水的传说，，九州览胜的高台九州览胜的高台

层叠的关隘和城墙都消散在风烟中了层叠的关隘和城墙都消散在风烟中了

名叫山字石的小巷尽头名叫山字石的小巷尽头

端坐群楼缝隙里的四合小院端坐群楼缝隙里的四合小院

一只猫慵懒地醒在午后一只猫慵懒地醒在午后

栖居这座城市三十年了栖居这座城市三十年了

依旧无法参透依旧无法参透，，身旁的这条大河身旁的这条大河

浑厚缄默里蠕动着的深意浑厚缄默里蠕动着的深意

兰州大街上兰州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来来往往的人们

面容清朗面容清朗，，步履匆匆步履匆匆

一遍遍穿越月色下静谧的大河一遍遍穿越月色下静谧的大河

就是在穿越就是在穿越，，温润人世的温润人世的

过去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和未来

□ 刚杰·索木东

金城明月
家 居 河 之 北 。 视 线 从

我家南窗口溜出去，横穿一

条不长不宽的马路，就到了

水边，山下。

大冬天，阳光长成了一

位饱经风霜、温厚大方的老

人，悄无声息地给屋子里装

满阳光。阳光铺在家具上，

如岁月的光辉照进生命的

世 界 ，柔 软 、温 和 ，又 生 机

勃勃。

我 看 上 这 房 子 的 理 由

很简单：有山有水。南面是

山，北面还是山，水也在房

子的南面。抬一下眼皮，就

能看到葱郁的树。满山满

坡的树，大多是洋槐，四季

有不同的样子。春天的时

候，洋槐花花白似玉，似满

山白雪。花开，花香跟着风

扑过来，使劲往鼻腔里钻，

甜 得 啊 ，整 个 人 沉 醉 老 半

天。偏有零星几树粉白的

桃杏花，张扬在山坡上，挠

心呢，让人无限向往。

春天总是惹人的。

家 在 顶 楼 ，站 得 高 ，自

然瞧得远，偶尔，还有意外

惊 喜 ，让 人 高 兴 一 整 天 。

比如，清晨拉开窗帘，正好

有只大鸟从窗前掠过。细

一看，是一只灰白相间、脖

子 修 长 、体 型 优 美 的 灰

鹭 。 它 舒 展 开 优 美 的 翅

膀 ，在 楼 宇 间 优 雅 地 滑 过

来 ，几 乎 要 贴 着 我 家 的 窗

沿了。如果没有玻璃的屏

障，我想跟它打声招呼，摸

摸它好看的羽毛。

河对岸，一条公路从山

背后伸过来，趴在河岸上，

路 上 ，车 来 车 往 。 山 斜 斜

的，朝东躺着，山与山之间，

牵绊得紧，像娃娃闹腾，你

挤我，我推你。

款 款 的 河 ，从 南 边 、从

西边，以两种不同的姿态，

汇聚到小区门前的河道里，

水势一下子“磅礴”起来。

站在窗口，可以听到水

声，看到阳光下河道里闪闪

发光的“金子”。山水相依，

山映着水，水装着山。

天气好的时候，太阳和

风，都是可爱的样子。我提

着浇水壶，侍弄我的花儿，

得 空 看 河 道 里 嬉 戏 的 孩

童。正出神间，飞来一只长

尾巴的灰雀儿，落在窗外的

花架上，歪着脑袋，怯生生

看着我。我屏息凝神，生怕

一 个 眼 神 吓 跑 它 。 它 叨 一

嘴玻璃窗，试探一下我的反

应，似乎确认我不会对它构

成威胁，就开始啄我快要晒

干的柿子。

我 该 怎 么 办 啊 ？ 小 家

伙，我是赶你走呢还是让你

吃个够？犹豫间，这小家伙

得寸进尺，大声呼唤着自己

的同伴。叫声未停，一下子

就飞来了五六只，抱起我的

柿子，跑了。

有一年春天，我有事出

去 了 一 段 时 间 。 回 家 后 ，

发 现 南 窗 外 添 了 新 成 员 ：

花 架 的 窝 角 处 ，有 一 团 草

絮 ，草 絮 上 面 ，一 只 斑 鸠 在

抱 窝 ！ 架 上 的 花 盆 给 鸟 窝

遮 风 挡 雨 ，还 能 遮 阴 。 一

会 儿 ，又 飞 来 一 只 ，是 两 口

子 吧 ？ 在 它 们 交 接 班 的 过

程 中 ，我 看 见 窝 里 有 两 枚

泛 着 青 光 的 鸟 蛋 。 它 们 在

我 家 南 窗 安 家 后 ，我 家 的

花 就 只 能 听 天 由 命 了 。 我

不 敢 拉 动 窗 扇 ，也 不 敢 打

开 窗 子 给 花 浇 水 ，唯 恐 一

不 小 心 ，吓 到 它 们 、碰 到 它

们 。 儿 子 用 他 好 看 的 小 茶

杯 ，盛 了 水 ，我 用 菜 碟 装 了

米 ，都 给 了 它 们 。 不 久 后 ，

它 们 的 孩 子 出 生 了 ，叽 叽

喳 喳 ，欢 实 得 很 。 小 斑 鸠

慢 慢 长 大 后 ，有 一 天 中 午

回 家 ，发 现 鸟 窝 是 空 的 ，心

里竟怅怅的，不是味儿。

后来，河的对面盖起了

高楼。透过南窗，只能看到

半座山，半条水。

半座山足够喜欢，半条

水依然清亮。

春天也到了。

□
杨
小
梅

临
河
而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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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方向

〔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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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前又飞来了两只鸽子，它们一边啄

食我放在窗沿的面包屑，一边透过窗户玻璃

观察，留意着房子里人的一举一动。即便在

饥饿的状态下，它们也时刻警觉，稍有动静，

便立刻呼啦啦飞走。每当它们猛然间停下

来，用浅灰色的眼瞳审视人类，世界仿佛瞬

间安静一些了。鸽子的目光是柔和而温暖

的，带着希冀的光芒。

不管是家鸽还是野鸽，它们总是来无

影去无踪，有时盘旋在公园，有时又飞越小

区。鸽子的颈部伸展，翅膀扶风呼啸，轻盈

扶摇时，仿佛专为舞蹈而生。如果细心观

察，你会发现鸽子的眼睛——那黑色的瞳

仁在眼眶里灵敏地转动，像一个微缩的视

频头，探查着周围的一切。累了的时候，它

们栖居在毛泡桐的叶子下，享受小憩或是

私语的时光。在它们没有光顾之前，我总

会准备一些苞谷糁子、苹果核、碎馒头粒，

放在窗沿上，当作款待它们的礼物。你不

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突然飞来，“咕咕咕”

地发出打招呼的礼貌用语。这时，蹑手蹑

脚地走到离窗户一米开外的地方，悄悄地

看它们啄食，感觉自然的生灵此刻就在身

边，心中不由生出喜悦。

坊间有说，言兰州多野鸽，入夜，瓦蓝

色的野鸽多在人家檐下梁上栖止。晚清甘

肃布政使署金库院内，屋檐下每晚过夜的

野鸽不下数千只。金库为此每个月都要支

付一定的银子作为购买鸽粮饲养鸽子的费

用 。 那 么 为 何 官 府 要 出 资 饲 养 这 些 鸽 子

呢？原来，它们是看守金库的守库鸽。夜

深人静之时，若有人靠近金库，灵敏异常的

鸽子必受到侵扰，鸽群顿时咕咕叫着引翅

而飞，掀起如排天倒海一般的风涛，引得守

库兵士的警觉，从而起到守库的作用。

鸽子的机敏或许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本

能，就像它们对季节的更迭，也有着自身的

感知和仪式。

春天的鸽子，饱含着热烈的生命之火，在

春风中盘旋出令人向往的轨迹。在我看来，

鸽子飞行的路径似乎也是其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尤其是在逆风中，它们的飞行呈波浪

状，在天空上展示着优美的曲线，野鸽子的飞

行多半是觅食或寻找栖息地，而受过训练的

家鸽，除非是主人发出讯号，不然可以连续盘

旋飞行百来分钟不落脚。放飞的鸽子，一路

哨响，以优美的姿态划过蓝天。“这个叫白条

儿，那个叫蓝鳞鱼，我一直看着它们飞，这样

能掌握它们的状态，调整训练的强度。”鸽子

的主人如数家珍，训练有方。

春天，鸽群齐飞，鸽哨如风笛般低吟，

这是一曲由天空乐队奏响的咏叹调。

鸽群从一幢楼滑翔到另一幢楼，那紧收

的尾翼和扩展的双翅组成一个明显的倒三

角形，像极了极限运动中的滑翔翼。人类驯

化成功并能提供功能需求的飞禽屈指可数，

鸽子算是其中一种。在古代，飞鸽传书盛

行，它是靠什么来认路的？根据动物学家的

深入研究，鸽子是利用嗅觉、地球磁场以及

太阳来辨别方向的。鸽子的喙带有细小的

磁铁粒子，它可以与地磁场产生感应，从而

帮助它辨别方向。然后再配上它强壮的胸

肌，以及高超的飞行技术，便成了“千里传

音”的信使。古人在对信鸽挑选训练时，会

利用鸽子的飞行特性，从近到远多次训练。

所以，一只训练有素的信鸽，可以从几千公

里之外准确无误地飞回它的家。

当春天的阳光渐渐暖和，在公园的空地

上，就能看到一群灰白的鸽子休闲嬉戏，抖

动着翩跹的翅膀。人们将粮食或撒在地上，

或置于手中，等着鸽子来啄食。而这些鸽子

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交流、互动，频频点头，

“咕咕咕”地呼唤着，优雅地挪动着脚步。它

们不怎么怕人，只是人们走近的时候，像是

给人让路一样，“哄”的一声飞起，打一个旋，

又“唰”的一声在远远的前方落下。

鸽子在阳光下翩然飞舞，时间便仿佛

停靠了一会儿。曾几何时，鸽子飞进一个

懵懂孩童的眼睛，并成为蓝天白云和自由

翱翔的吉祥物。虽然记忆那么遥远，可当

鸽子飞临，那些关于它的记忆也由远至近，

浮现于眼前。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兰州街巷，是那种朴

素、极简的泥土加洋灰的拼接风格。从我居

住的小院里出来，临街的对面就是一户张姓

人家。那里有个张大哥，养了半房梁的鸽

子，每每经过那里，总是被鸽子的叫声所吸

引。要是遇得巧，更能看到张大哥在鸽尾装

上青铜鸽哨，向半空一掷，鸽哨一腔啸音便

升腾起来，穿越了半个兰州城的上空。

回想起这些，鸽子盘旋飞行的景象，就

会显现于心头，久久不散。

□ 贾 莹

春天的鸽子

当 河 西 走 廊 上 第 一 绺

春 风 吹 来 的 时 候 ，腾 格 里

沙 漠 苏 醒 了 。 不 几 日 ，地

上 绿 绿 一 片 ，其 中 苜 蓿 最

为可人。

魏晋时期陶弘景的《名

医别录》中说，苜蓿有苦味，

没 有 毒 ，对 人 的 脾 胃 有 好

处。元朝《农桑辑要》则更

为详尽，初春吃味道好，调

在汤里非常香。长成以后

适宜喂马。最适合种在城

区周围，方便人们食用。

《史 记·大 宛 列 传》中

说，大宛人爱喝酒，大宛马

喜吃苜蓿，使臣带回种子，

先种在肥地上，试验成功后

在驿站旁边大量栽种。到

宋代，苜蓿种植已经普遍，

诗人梅尧臣的诗中便有一

群黄牛吃苜蓿的画图。

苜 蓿 不 是 野 草 ，是 饲

草，有“百草之王”之誉。清

明之后，浇完水，苜蓿努劲

儿长，只需四五天，已有指

头长，宽宽的叶片，胖胖的

嫩条。

苜蓿一年可长三茬，人

们 吃 的 是 头 茬 芽 。 淘 尽 ，

滚水煮过，最好攥一下水，

撒 盐 ，滴 上 醋 ，那 滋 味 ，那

新鲜度，在这一时段，几乎

无 可 比 拟 。 几 年 前 ，我 在

乡 下 驻 村 ，宿 舍 旁 边 是 村

民 的 大 片 苜 蓿 地 ，我 们 每

天 都 吃 新 鲜 苜 蓿 芽 ，不 再

满 把 捋 ，而 是 蹲 在 地 里 一

根 一 根 地 掐 ，淘 去 灰 尘 直

接入锅。当地人对苜蓿芽

进 行 四 季 储 备 ，滚 水 煮 过

后 攥 成 菜 团 ，保 鲜 袋 密 封

冷冻保存，到冬天，摆到客

人面前，谁还会“莫嫌贫舍

无 兼 味 ”？ 当 年 大 文 豪 苏

轼 到 朋 友 家 做 客 ，也 是 春

天，朋友端来一盘苜蓿菜，

苏轼埋头就吃。而今的一

些主妇们会把苜蓿嫩芽拌

上鸡蛋，和肉炒一下，做成

馅 包 饺 子 ，是 一 道 特 别 的

美食。

留 在 记 忆 里 无 法 忘 却

的是母亲做的苜蓿芽黄米

稠饭，黄黄的米，绿绿的苜

蓿芽，还有几块亮亮的山药

疙瘩，切上个生萝卜菜，拌

点油泼辣子，一家人围在桌

前，“嘘”“呼噜”……现在想

来，那是一家人幸福生活的

声音。

苜 蓿 的 小 芽 是 苜 蓿 的

精华。我们这里吃苜蓿卜

拉在秋天。苜蓿花苞待开

未开之时，掐下花苞，淘尽，

拌 上 面 粉 ，放 蒸 屉 入 锅 蒸

熟，撒点盐，浇几滴滚沸的

葱花香油，那个香真的挡不

住。现在条件好，一旦碰到

苜蓿卜拉，必须得来一碗。

苜蓿卜拉是季节性食品，今

年错过，又得一年。

今天，乡下大姐送来一

袋新捋的苜蓿芽，她还和我

妻子一起动手，做出一锅苜

蓿芽黄米稠饭，又撒盐倒醋

放上一个苜蓿芽盘子。还

是黄黄的米，绿绿的芽，几

块山药疙瘩沉浮其中，我蓦

然感觉到，母亲的味道回来

了……

□ 邸士智

苜蓿遍地

天虫吃桑叶的沙沙声

如同春天赶路的脚步声

拥有休闲时光的蚂蚁

在绿地毯上踏青

会哼几首民歌的蜜蜂

没准能交上名叫桃花的朋友

路边晒太阳的蒲公英

冲谁绽放奶黄色的笑容

跳进深潭的青蛙

荡起一环套一环的涟漪

惹得牛背上的横笛

吹出一百只鸟的叫声

□ 潘硕珍

春天赶路的脚步声

那么多鸟儿飞向山林

只有你盘旋在田间

生怕误了农时

早早地唤醒春天

“布谷！布谷！”

像祖辈的叮嘱，句句甘甜

叫弯了村头的板桥

叫落了努嘴的雨水

村庄从一声啼叫里

迈开追赶季节的脚步

犁铧从鸟语中

翻开崭新的画卷

一只会飞的春风

一只会叫的谷雨

最懂父亲的脾气

知道麦谷的滋味

农家话、农家情、农家心愿

被你一嗓子叫出

□ 吴农荣

会啼叫的春风

雨雾氤氲，安静而空灵

这触手可及的美

多像河岸边黑色，浅灰色的石头

开着一层薄薄的白花

它们，爱得浪漫而又坚定

风儿轻言细语，彼此心照不宣

在官鹅沟，途经盛大辽阔的秋天

对于一个心中有爱的人

面对，所有细小的事物

都有温暖的感动

一些绿已发芽

一些花已开在心里

□ 杨 阳

在官鹅沟


